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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简易的橱窗，我看见对面一双圆目

隐约着向我射来轻柔的电波，我讨厌看到岳

海红的影子，但毕竟，我们俩家隔的太近，就

像手与手之间的距离，我们毕竟用着同一条胡

同，过同一条大街，毕竟，在超市买东西时也

不经意间碰在一起。

也许这就是缘份吧，岳海红经常用这句

话与我套近乎，我却白她一眼，不屑一顾地从

超市的这道橱窗闪向另一道。

蓦地，门口想起了警笛声，几乎是在同

时，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一条无法

逾越的网，检察机关的车子同时带走了两个男

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是岳海红最亲的

人，几乎在同一天，我们成为天涯沦落人，而

这一切的原因竟然在于，我的父亲向他的父亲

行了贿，他们的背后也许藏着一个巨大的阴

谋，但这一切与我们两人何干，只不过缩短了

我们与亲情剥离的时间，当我看岳海红时，她

的眼眸中仅有的一点坚强瞬间即逝，然后泪如

泉涌。

又是在同一时间，我们离开了超市，回了

家，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了的，甚至一前一后没

有差一点时间，我们前去探望被调查的父亲大

人，却碰了同样的一个闭门羹。

从那天起，我开始更加恨这个叫岳海红

的女生，因为我的父亲本是无辜的，是她的父

亲官欲太强，节制不好，为了一点私利，没有

把持住自己的名声，却生生连累了我的父亲，

我上课时，不与她对话，要求老师调了位置，

我不想看到她的脸，她的眼，更不想让她的

轮廓在我的心海里留下一点空间。

直到那一天上午，我破天荒地打扮了一个

典型的时髦装，高挺的胸脯，让人看了个个垂

诞，走在路上，我却突然间感觉自己今天犯了

天大的一个错误，自己的这身上衣，不仅露的

地方太多，而且非常不合时令，这也是父亲被

关押后，我头一次认真地打扮自己，虽然家里

早已门可罗雀，但我想着能够努力适应现在的

生活，好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我选择了这

身行头。

无数路人的目光近距离地映射在我的上

身，望眼欲穿的感觉实在是难受的很，才蹬上

二楼的楼梯口，班里早已传出了一阵五颜六色

的轰炸声，快来看呀，丰满成熟的女人，真是

不可思议呀。

这样的声音将原本内向的我逼入了绝

境，我不敢抬头看任何人，只是中规中矩地

坐在自己的位子，任凭流言和泪水肆意流淌。

一身典型休闲装的岳海红哼着小曲入了班，

她耳观六路地扫了周围几圈后，可能感觉今天

的气氛过于时尚，便过来与大家凑个热闹，几

位小姐式的人物正在对我的穿着议论纷纷，岳

海红才听了几句，便撇了嘴大声叫道，嚷什么

呢，没见过美女呀，像古小鸽这样的人物，我

喜欢，美丽是无罪的，身上有美的地方就该显

露出来呀，不像你们，不显山不露水的，好像

自己本是个平胸，我说的没错吧。

她这些大大咧咧的话很中听，头一次，

我将目光温柔地送给了她，她接过来，扔在

地上，接着开始刺激那些好事之人，怎么样，

有能耐比比，人家就是强，就是美，丰满也好，

丰满无罪，我就不行，你们行吗，那边的几个

哥们，你们行吗？别光站着呀，不是挺能说的

吗，发表一下意见呀，别让人以为你们是哑

巴呀。

我终于忍不住了，红着脸回过头责怪她，

岳海红，别再说了，我求你了。

自此，我与岳海红的关系拉进了一大步，

那天下学时，我居然买了块心太软雪糕送给

她，以表示谢意，她白了我一眼，你呀，就

是公主当惯了，美丽是你的天赋，他们只有

羡慕的份。

高三那年冬天，我的家庭彻底变故到崩

溃的边缘，在我亲戚的帮助下，我变卖了仅

有的一块家产还了父亲留下的饥荒，我决心

辍学回老家去，乡下唯一的祖母已经知道了

父亲出事的消息，她放心不下城里唯一的孙女，

便让我回去好有个照应，我哭成了泪人，收

拾了简单的行装，准备起程。

临上火车时，岳海红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她抄起电话来，一个劲地给祖母说好话，

她说：我是古小鸽的好朋友，我会帮助她的，

更重要地是，她的学习非常好，马上要高考

了，您老不能让她失去这个唯一的良机；她说

成了泪人儿，祖母不答应时，她居然当着众

人的面给她鞠躬，还对着电话要给她磕头，当

电话结束时，我与她抱头痛哭。

她拍拍我的肩膀，对不起，古小鸽，是

我爸不好，你说的没错，我该替他还债的，

从今往后，我来养活你，你去我家吧。

从那以后，我与岳海红便朝夕相处起

来，为了买上一套高考书籍，我们俩早晨五

点多起来去扫大街，这是我们好说歹说争取

来的一份简易工作，钱到手时，却只能买上一

套，于是，我们便共享资源。

那一天，她突然认真地对我说，古小鸽，

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能原谅

我吗？

我摸她的额头，怎么了你，怎么有这样

的话说，我们不是相处的挺好的吗，以前的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想通了，任何错

事，莫怪一方，如果不是我爸给你爸送钱

去，他们也不可能东窗事发，他们都有责任，

我已经很感谢你啦。

她的眼睛中却闪现着一丝迷离，不，我

不是说的这些，我是说如果，我让你回答我

的问题。

我讥讽她，你好奇怪呀，马上要高考

了，还说什么闲话呀，我最终没能猜透她的

心里埋着什么事情，她见我没有吱声，却不

再言语。

岳海红最终还是没有考上自己中意的大

学，我却考上北京的一所学院，父亲出来看

我，破天荒地送我了一套学习用品，我没有

向他表示什么，只是觉得时间已经拉远了我

与他之间的感情，我去找岳海红，问她怎么

办，下一步？她说没什么，好想睡上一大觉，

我说，你还复读不，也许，我们可以上同一

所学院的。

她说得了吧你，你是公认的才女，将来

有了机遇，早将我忘的远远的啦，别忘了你

的承诺，至少要答应我一件事情的，我努力

地点头。

夜晚时分，北京的天空中烟尘迷离的，

我电话中问岳海红，北京这是怎么啦？

她笑我，你呀，是个书呆子，这叫沙尘

暴，北京年年都有沙尘暴的，这是环保不好造

成的结果，我倒有个好主意，我想去西部，去

那里种树，反正我一个人也孤孤零零地，倒不

如去那里自在些。

我笑她，就你，一个女孩子，别胡思乱想

了你。

那边是长久的沉默，我以为自己的话伤了

她，便赶紧劝慰道，不好意思，我的话言重了，

你的心意我明白，可这不是件闹着玩的事情。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竟然收到了她从青海

打来的电话，她说怎么样，我在西部吧，我这

里每种上一棵树，北京的沙尘天气就会减少一

分，相信我，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可以办到的。

我在电话里流着泪点头，说岳海红，你好

样的，我就没有你这样的雄心。

三年后的一天，我拖着大堆大堆的行李准

备在北京搬个简单的家，在西单口，我却突然

见到一个帅气高大的男孩子，他一把抓住了我

的肩膀，让我认真仔细地看他。

我云里雾里，心里想着是否遇到流氓了，

便挣扎着说你是什么人，我认识你吗？

他说古小鸽，怎么成了才女就不认我了吗？

我仔细地看他的脸，看他的眼，看他那拖

的长长的笑如一条银河消失在宇宙间，天哪，岳

海红，怎么是你，你怎么打扮的像个男孩子，还

留了胡须，你别吓唬我，我心脏可不好。

他却认真地望着我，对不起，我骗了你，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撒了谎，都是我父亲他们

不好，从小把我当女孩子养，我已经有了个哥

哥，想要个女孩子，他们疏于对我的教育，我

天天与一堆女孩泡在一起，直到后来，我遇到

了你，你的出现，让我的生命有了一段可以呵

护的对象与依恋。

原来是这样，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

是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还是打个电话告

诉自己的父亲，我遇到了一件多么难以处理的

事情？还是告诉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们，与我同

处一室长达两年的女孩子居然是一个帅气的阳

光男生。

他破涕为笑，没什么，能够告诉你我就

心安理得了，我说过的，请你能够原谅我一件

事情，现在，你的表情已经同意了，我感谢你，

无论如何，我都因你的存在而感到生命无比光

荣，我还要回西部去，那里有我的梦想，记得

有空时打电话给我。

他消失在人海里，令我尴尬的心无比潮

湿，我不知道该如何表白对他的情，是爱情

吗，不像是，但总有点酸酸的味道，是友情

吗，更不像，怎么青春如此地不堪一击，如

此地似是而非。

第二天凌晨时分，我被外面的一种呜鸣惊

醒，从被子里伸手掀开一角，黄昏却提前来到

了这座古老的城市，我随手拿了手机拨了号码，

我大声地对里面叫道，岳海红，你起来了没有？

北京又有沙尘暴，说，是不是你偷懒的结果？

他打着呵欠回答我，我的姑奶奶，这哪里

算是沙尘暴呀，分明是浮尘天气吗？

我说你胡说八道，我在北京还是你在北

京呀？

他狡猾地笑着，我正开着车呢，在王府井。

我一把将手机扔到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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